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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之一

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

词曰：

上苑花繁，皇都春早，纷纷觅翠寻芳。画桥烟柳，莺与燕争忙。一望桃

红李白，东风暖满目韶光。秋千架，佳人笑语，隐隐出雕墙。

王孙行乐处，金鞍银勒，玉 瑶觞。渐酒酣歌竟，重过横塘。更有赏花

品鸟，骚人辈仔细端详。魂消处，楼头月上，归去马蹄香。

右调《满庭芳》

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。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地，秦

曰咸阳，汉曰京兆。到三国六朝时节，东征西战，把个天下四分五裂，

长安宫阚俱成灰烬瓦砾。直至隋，炀帝无道，四海分崩，万民嗟怨。

生出一个真命天子，姓李名渊。他见炀帝这等荒淫，就起了个拨

乱救民的念头，在晋阳地方招兵买马。一时豪杰俱来归附。那时有

刘武周、萧铣、薛举、杜伏威、刘黑闼、王世充、李密、宋老生、宇文化及

各自分据地方，被李渊次子李世民一一剿平，遂成一统。建都长安，

国号大唐。后来世民登极，就是太宗皇帝，建号贞观。文有房玄龄、

杜如晦、魏征、长孙无忌等；武有秦琼、李靖、薛仁贵、尉迟敬德等，一

班儿文臣武将济济跄跄。真正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。后来太宗晏驾，

高宗登基，立了个宫人武明空为后。那武后才貌双全，高宗极其宠爱。

谁想她阴谋不轨，把那顶冠束带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，竟要兜揽到

身上担任起来。她虽然久蓄异心，终因老公在前，碍着眼不敢就把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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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一个家计包揽在身。及至高宗亡后，太子传位，年幼懦弱，武后便

肆无忌惮，将太子贬在房州安置，自己临朝听政，改国号曰周，自称则

天皇帝。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，只得向个迸裂的雌货叩头称臣；那

武氏俨然一个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。却又有怪，历朝皇帝是男人做

的，在宫中临幸嫔妃。那则天皇帝是女人做的，竟要临幸起臣子来。

始初还顾些廉耻，稍稍收敛。到后来习以为常，把临幸臣子只当做临

幸嫔妃，彰明较著、不瞒天地地做将去。内中有张昌宗、薛敖曹、怀

义、张易之四人最为受宠。每逢则天退朝寂寞，就宣他们进去玩耍，

或是轮流取乐，或是同榻寻欢。说不尽宫闱的秽德、朝野的丑声。亏

得个中流砥柱的君子，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、反周为唐，迎太子

复位，是为中宗。却又可笑，中宗的正后韦氏，才干不及则天，那一种

风流情性，甚是相同，竟与武三思在宫任意作乐。只好笑那中宗，不

惟不去觉察她，甚至韦后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，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

点筹。你道好笑也不好笑。到得中宗死了，三思便与韦氏密议，希图

篡位。朝臣没一个不怕他，谁敢与他争竞？幸而唐祚不应灭绝，惹出

一个英雄来。那英雄是谁？就是唐朝宗室，名唤隆基。他见三思与

韦后宣淫谋逆，就奋然而起，举兵入宫，杀了三思、韦后并一班助恶之

徒，迎立睿宗。睿宗因隆基功大，遂立为太子。后来睿宗崩了，降基

即位，就是唐明皇了。始初建号开元，用着韩休、张九龄等为相，天下

大治。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，用了奸相李林甫。那些正人君子，贬的

贬，死的死，朝廷正事尽归李林甫掌管。他便将声色货利迷惑明皇，

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，不消几年，变做极无道的昏君。见了第三

子寿王的正妃杨玉环标致异常，竟夺入宫中，赐号太真，册为贵妃。

看官，你道那爬灰的勾当，就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，也无有不被人

唾骂耻辱的，岂有治世天子做出这等事来，天下如何不坏？还亏得全

盛之后，元气未丧，所以世界还太平。

是年开科取士，各路贡士纷纷来到长安应举。中间有一士子，姓

钟名景期，字琴仙。本贯武陵人氏。父亲钟秀，睿宗朝官拜功曹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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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袁氏，移住长安城内。只生景期一子，自幼聪明，读书过自不忘，七

岁就能做诗。到得长成，无书不览，五经诸子百家，尽皆通透，闲时还

要把些“六韬”、“三略”来不时玩味。十六岁就补贡士，且又生得人物

俊雅，好像粉团成玉琢就一般。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，他再三阻挡，

自己时常想到：“天下有个才子，必要有一个佳人作对。父亲择亲，不

是惑于媒妁，定是拘了门楣，那家女子的媸妍好歹哪能知道？倘然造

次成了亲事，娶来却是平常女子，退又退不得，这终身大事如何了

得？”执了这个念头，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，心里只想要自己去东寻

西觅、靠着天缘，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，方遂得平生之愿。因此蹉

跎数载，父母也不去强他。到了十八岁上，父母选择了吉日，替他带

着儒巾，穿着圆领，拜了家堂祖宗，次拜父母，然后出来相见贺客。那

日宾朋满堂，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，无不极口称赞，怎见他

好处，但见：

丰神绰约，态度风流。粉面不须傅粉，朱唇何必涂朱。气欲凌云，疑是

潘安复见；美如冠玉，宛同卫玠重生。双眸炯炯似寒晶，十指纤纤若春笋。

下笔成文，会晓胸藏锦绣；出言惊座，方知满腹经纶。

钟景期与众宾客一一叙礼已毕，摆了酒肴，大吹大擂，尽欢而别。

钟秀送了众人出门，与景期进内，叫家人再摆出茶果来，与夫人袁氏

饮酒。袁氏道：“我今日辛苦了，身子困倦，先要睡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

母亲身子不安，我们也不须再吃酒，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。”钟秀道：

“说得是。”叫丫鬟掌了灯，进去睡了。景期到书房中，坐了一会，觉得

神思困倦，只得解衣就寝。一夜梦境不宁，到了五更，翻来复去，再睡

不着。一等天明，就起来穿戴衣巾，到母亲房里去问安。走到房门

首，只见丫鬟已开着房门。钟秀坐在床沿上，见了景期说道：“我儿为何

起得恁般早？”景期道：“昨夜梦寐不宁，一夜睡不着。因此来问爹娘，身

子可好些么？”钟秀道：“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，今早痰塞起来。我故

此叫丫鬟出去，吩咐烧些汤水进来。正要来叫你，你却来了。”景期道：

“既如此，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。待我梳洗了，快去卜问。”说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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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去料理。

那日，钟景期延医问卜，准准忙了一日，着实用心调护。不想犯

了真病，到了第五日上，就呜呼了。景期哭倒在地，半晌方醒。钟秀

再三劝慰，在家治丧殡殓。方到七终，钟秀也染成一病，与袁氏一般

儿症候，景期也一般儿着急。却也犯了真病，一般儿呜呼哀哉了。景

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殡殓。那钟秀遗命，因原籍路远，不必扶柩归家，

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。景期遵命而行。

却原来钟秀在日，居官甚是清廉，家事原不甚丰厚。景期连丧二

亲，衣衾棺椁，买地筑坟，治丧使费，将家财用去了十之七八。便算计

起来，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。有极得意自小在书房中服侍的冯元，不

得已也打发去了。将城内房子也卖了，另筑小房五六间，就在父母坟

旁。只留一个苍头、一个老妪，在身边度日。自己足不出户，在家守

制读书，常到坟上呼号痛哭，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，都置之度外了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三年服满。正值天宝十三年，开科取士，有司将他名

字已经申送。只得唤苍头随着收拾进城，寻个寓所歇下。到了场期，

带了文房四宝，进场应试。

原来唐朝取士，不用文章，不用策论，也不用表判。第一场只有

五言、七言的排律，第二场是古风，第三场是乐府。那钟景期，平日博

通今古，到了场中，果然不假思索，揭开卷子，信笔而挥，真个是：字中

蝌蚪落文河，笔下蛟龙投学海。眼见得三场已毕，寓中无事，那些候

揭晓的员士，闻得钟景期在寓，也有向不识面，慕他才名远播来请教

的；也有旧日相知，因他久住乡间来叙契阔的，纷纷都到他寓所，拉他

出去。终日在古董铺中、妓女人家，或书坊里、酒楼上及古刹、道院里

边，随行逐队地玩耍。钟景期向住乡村，潜心静养，并无杂念。如今

见了这些繁华气概，略觉有些心动，那功名还看得容易，倒是婚姻一

事甚是热中。思量：“如今应试，倘然中了，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，哪

里还有功夫再去选择佳人。不如趁这两日，痴心妄想去撞一撞，或者

天缘凑巧，也未可知。”那日起了这个念头，明日就撇了众人，连苍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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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带，独自一个去城内城外，大街小巷，痴痴地想，呆呆地走，一连

走了五六日，并没个佳人的影儿。苍头见他回来，茶也不吃，饭也不

吃，只是自言自语，不知说些什么，便道：“相公一向老实的，如今想是

众位相公牵去结识了什么婊子，故此这等模样么。我在下处寂寞不

过，相公带我去走走，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，相公又没有娘娘，料想没

处搬是非，何须瞒着我？”景期道：“我自有心事，你哪里知道。”苍头

道：“莫非为着功名么？我前日在门首，见有个蓍的走过，我叫他跌了

一蓍。他说今年一定高中的，相公不须忧虑。”景期道：“你自去，不要

胡言乱语惹我的厌。”苍头没头没脑，猜他不着，背地里暗笑不题。

到次日，景期绝早吃了饭出来，走了一会，到一条小胡同里，只有

几户人家，一带通是白石墙。沿墙走去，只见一个人家，竹门里边冠

冠冕冕，潇潇洒洒的可爱。景期想到：”看这个门径，一定是人家园

亭，不免进去看一看，就是有人撞见，也只说是偶然闲步玩耍，难道我

这个模样，认做白日撞个成。”心里想着，那双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

了。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，酒气直冲，齁齁地睡着。景期也不睬

他，一直闯将进去，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。转入二重门内 !只见绿荫
参差，苍苔密布，一条路是白石子砌成的。前面就是一个鱼池，方圆

约有二三亩大。隔岸种着杨柳桃花，枝枝可爱，那杨柳不黄不绿，撩

着风儿摇摆；桃花半放半合，临着水儿掩映。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，

在帘内穿来掠去地飞舞。池边一个小门儿，进去是一带长廊，通是朱

红漆的万字栏杆。外边通是松竹，长短大小不齐，时时有千余枝，映

得檐前里翠。走尽了廊，转进去是一座亭子。亭中一匾，上有“锦香

亭”三宇，落着李白的款。中间挂着名人诗画、古鼎商彝，说不尽摆设

的精致。那亭四面开窗，南面有牡丹数墩与那海棠、玉兰之类，后面

通是杏花，东边通是玉兰树，西边通是桂树。此时是二月天时，众花

都是芯儿，惟有杏花开得烂漫。那梅树上结满豆大的梅子。有那些

白头公、黄莺儿，飞得好看，叫得好听。景期观之不足，再到后边，有

绝大的假山，通是玲珑怪石攒凑迭成。石缝里有兰花芝草，山上有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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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长松，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。转下山坡，有一个古洞。景期捱身

走过洞去，见有高楼一座，绣幕珠帘，飞甍画栋，极其华丽。正要定睛

看时，忽然一阵香风在耳边吹过，那楼旁一个小角门，呀的一声开了，

里面嘻嘻笑笑，只听得说：“小姐这里来玩耍。”景期听了，慌忙闪在太

湖石畔芭蕉树后，蹲着身子，偷眼细看。见有十数个丫鬟，拥着一位

美人，走将出来。那美人怎生模样，但见：

眼横秋水，眉扫春山。宝髻儿高绾绿云，绣裙儿低飘翠带。可怜杨柳

腰，堪爱桃花面。仪容明艳，果然金屋婵娟；举止端庄，询是香闺处女。身

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这美人轻移莲步，走到画栏边的一个青瓷古墩儿上坐下，那些丫

鬟们，都四散走在庭中。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；有的去扑蝴蝶儿耍

子；有的在荼艹縻架边撞乱了鬓丝，吃惊吃唬地将双手来按；有的被蔷

薇刺儿挂住了裙衪，痴头痴脑地把身子来扯；有的因领扣松了，仰着

头扭了又扭；有的因膝裤带散了，蹲着腰结了又结；有的要斗百草；有

的去看金鱼；一时也观看不尽。只有一个青衣侍女，比那美人颜色略

次一二分，在众婢中昂昂如鸡群之鹤，也不与她们玩耍，独自一个在

阶前，摘了一朵兰花，走到那美人身边，与她插在头上，便端端正正地

站在那美人旁边。那美人无言无语，倚着栏杆看了好一会，才吐出似

莺啼如燕语的一声娇语来，说道：“梅香们，随我进去罢。”众丫鬟听

得，都来随着美人。这美人将袖儿一拂，立起身来冉冉而行，众婢拥

着早进了一小角门儿，呀的一声，就闭上了。

钟景期看了好一会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，喜的是

遇着绝世的佳人，还疑是梦魂儿错走到月府天宫去了。不然，人世间

哪能有此女子？呆了半晌，如醉如痴，恍恍惚惚，把眼睛摸了又摸，擦

了又擦，停了一会，方才转出太湖石来。东张西望，见已没个人影儿，

就大着胆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，就嗅嗅她的余香，偎偎她的遗影。

正在憧憬思量，忽见地上掉着一件东西，连忙拾起看时，却是异香扑

鼻，光彩耀目。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？那美人是谁家女子，且看下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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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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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

诗曰：

晴日园林放好春，馆娃宫里拾香尘。

痴心未了鸳鸯债，宿疾多渐鹦鹉身。

柳爱风流因病睡，鹊贪欢喜也嗔人。

桃花开遍萧郎至，地上相逢一面亲。

话说钟景期闯入人家园里，忽然撞出一个美人来，偷看了一

会，不亦乐乎。等美人进去了，方才走上庭阶，拾得一件东西，仔

细看时，原来是一幅白绫帕儿。兰麝香飘，洁白可爱，上有数行蝇

头小楷，恰是一首“感春”绝句。只见那诗道：

帘幕低垂掩洞房，绿窗寂寞锁流光。

近来情绪浑萧索，春色依依上海棠。

明霞漫题

钟景期看了诗，慌忙将绫帕藏在袖里，一径寻着旧路走将出

来。到头门上，见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儿，尚未曾醒。钟景期轻轻走

过，出了门，一直往巷口竟走。不上三五步，只听得后面一人叫

道：“钟相公在哪里来？”景期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个人，戴着尖顶毡

帽，穿着青布直身，年纪二十内外。看了景期，两泪交流，纳头便

拜。景期伸手去扶他起来细认，原来是位旧日的书僮，名唤冯元，

还是钟秀在日，讨来服侍景期的。后来钟秀亡了，景期因家道萧

条，把家人僮婢尽行打发，因此冯元也打发在外。是日路上撞着，

那冯元不忘旧恩，扯住了，拜了两拜。景期看见，也自恻然。问

道：“你是冯元，一向在哪里？”冯元道：“小人自蒙相公打发出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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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苦万千，如今将就度日，就在这里赁间房子暂住。”景期正要打

听园中美人的来历，听见冯元说住在这里，知道他一定晓得，便满

心欢喜道：“你家就在这里么？”冯元指着前面道：“走完了一带白

石墙，第三间就是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这等，我有话问你，可就到你

家坐一坐去。”冯元道：“难得相公到小人家来，极好的了。”说完，

向前先跑，站在自己门首，一手招着道：“相公这里来！”一手在腰

间乱摸。景期走到，见他摸出个铁钥匙来把门上锁开了。推开门，

让景期进去。

景期进得门看时，只是一间房子。前半间沿着街，两扇吊窗吊

起。摆着两条凳子，一张桌子。照壁上挂一幅大红大绿的关公，两

边贴一对春联是：“生意滔滔长，财源滚滚来。”景期看了，笑了一

笑，回头却不见冯元。景期思道：“他往哪里去了？”只道他走进后

半间房子去，往后一看，却见一张四脚床，床上摊一条青布被儿，

床前一只竹箱、两口行灶，搁板上放着碗盏儿，那锅盖上倒抹得光

光净净。又见墙边摆着一口割马草的刀，柱上挂着鞭子、马刷儿、

马刨儿。景期心下暗想道：“他住一间房子，为何有这些养马的家

伙？”却也绝不见冯元的影儿。正在疑惑，只见冯元满头汗地走进

来，手拿着一大壶酒，后面跟着一个人，拿两个盘子，一盘熟鸡，

一盘热肉，摆在桌上，那人自去了。冯元忙掇一条凳子放下，叫声

“相公坐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你买东西做什么？”冯元道：“一向不见相

公，没什孝敬。西巷口太仆寺前 ! 新开酒店里东西甚好，小人买两
样来，请相公吃一杯酒。”景期道：“怎要你破钞起来。”冯元道：

“惶恐！”便叫景期坐下，自己执壶。站在一旁斟酒。原来那酒也是

店上现成烫热的了。景期一面吃酒，一面问他道：“你一向可好

么？”冯元道：“自从在相公家里出来，没处安身，投在个和尚身

边，做香火道人。住了年余，那和尚偷婆娘败露了，吃了官司，把

个静室折得精光，和尚也不知哪里去了。小人出来，弄了几两银子

做本钱，谁想吃惯了现成茶饭，做不来生意，不上半年，又折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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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旧年遇着一个老人，是太仆寺里马夫，小人拜他做了干爷，相

帮他养马。不想他被劣马踢死了，小人就顶他的名缺。可怜马瘦了

要打，马病又要打。料草银子、月粮工食通被那些官儿，一层一层

地克扣下来，名为一两，到手不上五钱。还要放青剑铯，喂料饮

水，日日辛苦得紧，相公千万提拔小人，仍收在身边，感激不尽

了。”景期道：“当初原是我打发你的，又不是你要出去。你既不忘

旧恩，我若发达了自然收你。”说完，那冯元又斟上酒来。景期道：

“我且问你，这里的巷叫什么巷名？”冯元道：“这里叫做莲英儿巷，

通是大人家的。后门一带是拉脚房子，不多几份小人家住着，极冷

静的。西头是太仆寺前大街，就热闹了。前巷是锦里坊，都是大大

的朝官第宅，直透到这里莲英儿巷哩！”景期道：“那边有一个人

家，竹门里是什么人家？”冯元问道：“可是方才撞着相公那边门首

么？”景期道：“正是。”冯元道：“这家是葛御史的后园门，他前门

也在锦里坊，小人的房子就是赁他的。”景期道：“那葛御史叫什么

名字？”冯元想了一想道：“名字小人却记不得，只记到他号叫做葛

天民。”景期道：“原来是御史葛天民，我倒晓得他名字，叫葛太

古。”冯元点头道：“正是叫做葛太古，小人一时忘记了。相公可是

认得他的？”景期道：“我曾看过他诗稿，故此知道，认是没有认

得。你既住他的房子，一定晓得他可有几位公子？”冯元道：“葛老

爷是没有公子的，他夫人也死的了。只有一个女儿，听见说叫明霞

小姐。”景期听见明霞二字，暗暗点头。问道：“可知道那明霞小姐

生得如何？”冯元道：“那小姐的容貌，说来竟是天上有世间无的。

就是当今皇帝宠的杨贵妃娘娘，若是走来比并，只怕也不相上下。

且又女工针黹、琴棋书画、吟诗作赋，般般都会。”景期道：“那小

姐可曾招女婿么？”冯元道：“若说女婿，却也难做。他家的那葛老

爷因爱小姐，一定要寻个与小姐一般样才貌双全的人儿来作对。就

是前日当朝宰相李林甫，要来替儿子求亲，他也执意不允，不是说

年幼，就是说有病，推三阻四，人也不能相强。所以小姐如今一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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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岁了还没对头。”景期道：“你虽然住他房子，为何晓得他家事恁

般详细？”冯元道：“有个缘故：他家的园里，一个杂人也不得进去

的，只用一个老儿看守园门。这老儿姓毛，平日最是贪酒，小人也

是喜欢吃酒的，故此与小人极相好。不是他今日请我，说是我明日

请他，或者是两人凑来扛扛儿。这些话，通是那毛老儿吃酒中间向

小人说的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可曾到他园里玩耍么？”冯元道：“别人是

不许进去的，小人因与毛头儿相知，时常进去玩耍儿。”景期道：

“你到他园里，可有时看见小姐？”冯元道：“小姐如何能得看见。

小人一日在他园里看见一个贴身服侍小姐的丫鬟出来采花，只见这

个丫鬟，也就标致得够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如何就晓得那丫鬟是小姐

贴身服侍的？”冯元道：“也是问毛老儿，他说这丫鬟名唤红于，是

小姐第一个喜欢的。”景期听得，心就开了，把酒只管吃。冯元一

头说，一头斟酒，那一大壶酒已吃完了。景期立起身来，暗想：这

段姻缘倒在此人身上。便道：“冯元，我有一事托你，我因久慕葛

家园里景致，要进去游玩，只恐守园人不肯放进。既是毛老与你相

厚，我拿些银子予你，明日买些东西，你便去叫毛老到你家吃酒。

我好乘着空进园去游一游。”冯元道：“这个使得。若是别的，那毛

老儿死也不肯走开。说了吃酒，随你上天下地，也就跟着走了。明

日相公坐在小人家，待小人竟拉他同到巷口酒店，上去吃酒。相公

看我们过去了，竟往他园里去。若要得意，待我灌得他烂醉，扶他

睡在我家里，凭相公玩耍一日。”景期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袖中摸出

五钱银子付与冯元道：“你拿去做明日的酒资。”冯元再三不要，景

期一定要予他，冯元方才收了。景期说声：“生受你。”出了门竟回

寓所，闭上房门，取出那幅绫帕来细细吟玩。想道：“适才冯元这

些话与我听见甚合，我看见的自然是小姐了。那绫帕自然是小姐的

了，那首诗想必是小姐题的了。她既失了绫帕，一定要差丫鬟出来

寻觅，我方才计较已定，明日进她园中，自然有些好处。”又想道：

“她若寻觅绫帕，我须将绫帕还她，才好挑逗几句话儿。既将绫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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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她，何不将前诗和她一首。”

想得有理，就将帕儿展放桌上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向绫帕

上一挥，步着前韵，和将出来：

不许游蜂窥绣房，朱栏屈曲锁春光。

黄鹂久住不飞去，为爱娇红恋海棠。

钟景期奉和

景期写完了诗，吟哦了一遍，自觉得意，睡了一夜。至次日，

早膳过了，除下旧巾帻，换套新衣裳，袖了绫帕儿，径到莲英儿巷

冯元家里。冯元接着道：“相公坐了，待我去那厢行事。相公只看

我与毛老儿走出了门，你竟到园里去便了。只是小人的门儿，须要

锁好。匙钥我已带在身边，锁在桌上，相公拿来锁上便是。”景期

道：“我晓得了，你快些去。”冯元应了，就出门去。景期在门首望

了一会，见冯元挽着毛老儿的手，一径去了。景期望他们出了巷，

才把冯元的门锁了，步入园来。此番是熟路，也不看景致，一直径

到锦香亭上。还未立定，只听得亭子后边，唧唧哝哝似有女人说

话。他便退出亭外，将身子躲过，听她们说话。却又凑巧，恰好是

明霞小姐同着红于两个，出来寻取绫帕。只听得红于说道：“小姐，

和你到锦香亭上寻一寻看。”明霞道：“红于又来痴了，昨日又不曾

到锦香亭上来，如何去寻？”红于道：“天下事体尽有不可知，或者

无意之中倒寻着了。”小姐说：“正是。”两个同到亭子上来。明霞

道：“这里没有，多应不见了。”红于道：“园中又无闲杂人往来，

如何便不见了。”明霞道：“众丫鬟俱已寻过，通说不见。我恐她们

不用心寻，故此亲身同你出来，却也无寻处，眼见得不可复得了。”

红于道：“若是真正寻不着，必是毛老儿拾去换酒吃了。”明霞笑

道：“那老儿虽然贪酒。决不敢如此。况且这幅绫帕儿，也不值甚

的。我所以必要寻着者，皆因我题诗在上，又落了款。惟恐传到外

厢，那深闺字迹，女子名儿，倘落在轻佻浪子之手，必生出一段有

影无形的话来。我故此着急。”红于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也是如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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